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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资源保存理论,引入工作家庭增益和压力知觉两个中介变量,建立双中介对比

模型,来探究工作家庭增益和压力知觉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员工睡眠质量间的具体作用机

理,并对比了工作家庭增益和压力知觉两变量中介作用的强弱。以607对三个时间点收集的主管

与下属的问卷调查数据为样本,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来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支持型

主管行为可通过员工的压力知觉进而影响其睡眠质量;压力知觉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睡眠质

量间起到的中介作用强于工作家庭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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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onthetheoryofresourceconservation,thispaperintroducestwo
mediatingvariablesofworkfamilyenrichmentandperceivedstress,establishesa
two-intermediarycomparisonmodeltoexplorethespecificmechanismofthe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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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的快速发展促使人们的工作压力和生活

压力逐渐增大,员工在休息日加班已司空见惯,由
于时间和精力的过度损耗,最后导致工作和生活

的失衡,睡眠时间也严重被剥夺进而影响到了身

体健康。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如何有效

地平衡工作家庭关系以保持个人身体健康这一热

点话题。根据以往研究,主管提供给员工正式制

度的支持,如为员工子女提供教育保障、灵活的工

作地点以及带薪休假等福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

解工作家庭冲突,促进员工产生积极的工作态度

和行为[1]。但由于正式制度缺乏灵活性,员工工

作和家庭生活的真实所需并不能得到真正的满

足,非正式制度的支持效果却更为明显[2]。家庭

支持型主管行为作为非正式支持制度的一种形

式,一方面与员工建立情感性的联结,并提供支持

与帮助,另一方面注重培养员工灵活处理工作家

庭问题的能力。现有大量研究表明,家庭支持型

主管行为帮助员工在组织中受益,员工从组织中

获得的知识和技能更好地应用于家庭中,提高工

作和完成家庭事务的效率,降低对工作压力和生

活压力的感知,从而保证良好的睡眠质量[34]。
然而,以往的实证研究没有完全揭示家庭支

持型主管行为对员工睡眠质量影响的内在意义和

作用机理,对于不同中介机制的对比研究还十分

缺乏,如:工作家庭增益和压力知觉两种不同的中

介作用。现有研究已表明,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

帮助员工从组织中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和技能,并
更加灵活地应用到家庭领域,实现工作家庭增益,
进而提高睡眠质量[3]。另外,从压力源的角度,一
些研究者认为个体与环境的不匹配使得个体感知

到压力的产生[5]。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通过提供

更多的资源来帮助员工不断地保持积极的情绪和

活力,降低个体心理压力的感知强度以保持良好

的睡眠状态。然而,目前工作家庭增益和压力知

觉两种中介机制只是在孤立的情况下进行了检

验,对于两种机制是如何联合运作的我们还不清

楚,如果联合起来,两种机制的作用效果会不会更

大,其内在的作用机理有待于我们更加深入的探

究。因此,有必要将工作家庭增益和压力知觉两

种机制整合起来进行对比分析来探究家庭支持型

主管行为对员工睡眠质量的影响机制。

本研究旨在揭示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睡眠

质量关系的内在机理,基于资源保存理论的资源

获取和资源丧失双重视角,分析工作家庭增益和

压力知觉两个过程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睡眠

质量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以此深化对工作家庭领

域研究的理解,研究成果将会帮助指导管理者在

企业中的实践行为。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资源保存理论表明拥有更多资源的个体倾向

于表现出积极的态度来应对资源损失所带来的打

击,还会刺激个体更加主动地去获取更多的资源,
由此产生更大的资源增量;相反,缺乏资源的个体

更容易产生心理上的压力,这种压力会使个体产

生负面情绪,从而加速资源损失[67]。这一理论

为我们理解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员工睡眠质量

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视角。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

指主管提供给员工更多的家庭方面的支持[8],这
种积极的影响会促进工作家庭增益和降低员工的

压力感知,进而影响睡眠质量。因此,本文以资源

保存理论为基础,从工作家庭增益和压力知觉正

反两个维度探究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睡眠质量

的影响作用,并探索哪一路径的中介作用更强。

1.工作家庭增益的中介作用

工作家庭增益指个体在工作场所中学习到的

能力、技巧以及所获得的经验和资源等运用到家庭

生活中,提高家庭生活的质量[9]。主管给予员工更

多的家庭方面的支持促进下属在工作中表现得更

加主动、积极地获取更多的资源和信息来提升自己

的能力。根据资源保存理论的增值螺旋效应,个体

拥有的资源越多,获取更多资源的能力就越强,获
得的资源增量也就越大。因此在工作社交网络中

获得更多有利资源的个体将会促进家庭绩效的提

升,从而实现工作家庭增益。正如Seibert等[10]研

究指出: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帮助员工获取积极的

资源来兼顾工作和家庭,从而促使个人工作绩效和

个人能力的提升,实现工作家庭增益。
工作和家庭环境容易影响个体的行为,主管

给予员工家庭的支持行为有利于帮助员工在工作

和家庭中建立更多的联系,而工作家庭增益的这

种积极状态更能提升两个领域的联系程度。当主

管对员工表现出更多的家庭支持行为时,员工会

感知到更多的满足感和幸福感,这种感知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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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的紧密联系从工作领域传递到家庭领域中,
不仅提高了工作和家庭绩效,也营造了和谐的氛

围,有助于员工保持积极的心态和良好的睡眠质

量。相反,在工作场所中产生的消极情绪也会影

响个体家庭角色的扮演,这种不和谐的氛围容易

使员工产生消极的心态,进而负向影响到睡眠质

量。现有研究表明,工作家庭关系质量会很大程

度上影响个体的健康问题[11]。vanSteenbergen
等[12]指出工作家庭增益对员工的生活质量起到

了促进的作用,不仅营造了和谐的氛围,还保证了

良好的睡眠状态。相似的研究也已经证实,在控

制了被试者的年龄、身体健康和工作环境等因素

后发现家庭-工作的积极溢出能够更好地预测个

体的睡眠质量[13]。另外,Crain等[3]的实证研究

证实了工作家庭冲突、家庭工作冲突以及家庭支

持型主管行为与员工自我报告的睡眠数量和质量

有显著的相关性。
综上,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提供给员工更多

的资源来实现员工的工作家庭增益,并通过维持

工作家庭的平衡状态来提升个体的睡眠质量。由

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1:工作家庭增益在家庭支

持型主管行为与睡眠质量间起中介作用。

2.压力知觉的中介作用

压力知觉是个体对所处环境的主观感受,当
我们自身能力和拥有的资源与环境不相匹配时就

会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那么个体就会产生一种

压力的感知[14],长此以往就会影响到个体的生活

状态。现有的实证研究多从消极的层面(如工作

家庭冲突、辱虐管理等角度)探讨对睡眠质量的影

响以及压力知觉的中介作用[1516]。而员工作为组

织中的一员,当感知到主管给予的支持更多以及提

供的资源更多时,会增强个体与组织的匹配度以及

对组织的认同感,同时帮助个体缓解在工作环境中

的紧张、烦躁等消极情绪,促使员工以更积极的心

态去主动学习更多的知识和技能以灵活地应对工

作中的问题,从而降低员工对压力的感知。
睡眠质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衡量个体的健康

水平,长期的工作压力和心理压力会导致员工处

于一种焦虑的状态,这种消极的态度会从工作场

所溢出到生活中,影响到个体的睡眠质量以及身

体健康。Hammer等[17]的研究表明员工感知到

的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正向影响其健康水平。其

他研究者也已经证实社会支持对压力知觉有负向

的影响作用[15],个体知觉到的压力大小与睡眠质

量间呈现正相关关系[16]。也有学者从个体因素

的角度证实了正念对员工压力知觉的影响,进而

影响到睡眠活动[18]。根据资源保存理论的丧失

螺旋效应,缺乏资源的个体面对资源丧失的压力

更容易表现出消极的态度,从而加速资源的损耗。
相反,个体拥有的资源越多就越有能力去排解和

释放感知到的压力[6]。因此,家庭支持型主管行

为帮助员工从工作中获得更多的资源,并提升自

身的能力来缓解知觉到的压力,以保持愉快的心

情,从而获得良好的睡眠质量。基于以上分析,提
出假设H2:压力知觉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

睡眠质量间起中介作用。

3.工作家庭增益与压力知觉的中介强度

对比

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在组织环境和家庭环境

的影响下都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员工的睡眠质量。
员工感知到的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越高,就越会

促使员工长期保持活力,这种积极的情绪不仅会

溢出到家庭领域实现工作家庭增益,也会降低对

压力的感知,进而保证良好的睡眠质量。然而工

作家庭增益和压力知觉两者的中介强度有所不

同,本研究认为压力知觉的中介作用强于工作家

庭增益。
一方面,根据资源保存理论,资源丧失螺旋的

速度要高于资源获取螺旋的速度。当员工感觉到

自身拥有的资源不充足时,在这种状态下产生的心

理压力会导致缺乏获取资源的主动性,进而失去更

多的资源,最后影响到了个体的睡眠质量以及身体

健康。相反,充足的资源会刺激个体更加主动地获

取资源来提高自己的能力以实现工作家庭增益,进
而提高睡眠质量。然而,由压力知觉引起的丧失

主动性的程度要大于拥有更多资源的情况下获取

更多资源的主动性。另一方面,不管在组织环境

还是在家庭环境中,员工感知到的家庭支持型主

管行为的程度最直接地影响到员工的感受,而这

种情感的变化和对压力的感知程度对睡眠质量的

影响最为显著。此外,从压力源的角度出发,综合

组织环境、家庭环境、个体特征以及工作特点等方

面的因素,研究者发现压力知觉对睡眠质量的影

响更为重要[19]。因此,压力知觉在家庭支持型主

管行为与睡眠质量间起到的中介作用强于工作家

庭增益。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H3:压力

知觉比工作家庭增益的中介作用更强。
因此,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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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本文的研究模型

三、研究方法

1.被试与程序

样本随机选取了某财富500强公司(化名:

Tomo)和扩展护理公司(化名:Leef)的员工与管

理人员,其雇员和管理人员通常每周工作22.5小

时或以上。本研究通过招募材料和知情同意文

件,向所有被试提供了充分的信息,并承诺不会对

参与者或拒绝参加者施加任何惩罚或带来任何负

面影响。本次调查共分三个时间段进行:在第一

个时间段,共收集问卷1044份;第二次和第三次

数据收集分别于6个月和18个月后进行,分别收

集数据913份和838份。能够跟进收集的被试需

满足以下条件:①已完成第一次问卷的填写;②仍

受雇于原公司;③仍在原工作地工作,没有进行工

作调换。完成三次问卷收集后,回收到的匹配问

卷共786份,其中有效问卷607份,问卷有效率

77.22%。在调研样本中,雇员占77.5%,管理人

员占22.5%。

2.变量测量

本研究包含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工作家庭

增益、压力知觉、睡眠质量4个变量,均采用国外

权威量表进行问卷设计。所有问题均使用李克特

五点量表进行计分。
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选取 Hammer等[8]开

发的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4题项量表,4题项

分别为“你的上司让你很容易和他/她谈论你在工

作和非工作之间的冲突”“你的上司有效地与员工

合作,创造性地解决工作和非工作之间的冲突”
“你的上司在如何处理工作和非工作问题上展示

了有效的行为”“在你所在的部门或单位,由于你

上司的组织,使员工和公司整体受益”。李克特5
点计分,被试根据自己的感受进行选择,1表示强

烈同意,5表示强烈不同意,四题项均为反向计分

题。Cronbach’sα信度系数是0.817。
工作家庭增益:采用 Hanson等[20]开发的量

表来测量从工作到家庭领域的积极影响。李克特

5点量表形式,1表示强烈不同意,5表示强烈同

意,没有反向计分题。4题项分别为:“当工作进

展顺利时,你对家庭或个人生活的看法就会有所

改善”“在工作中处于积极情绪有助于你在家里保

持积极的情绪”“在工作中快乐有助于你在家里快

乐”“工作顺利会使你拥有一个积极的心态与家人

相处”。Cronbach’sα信度系数是0.890。
压力知觉:采用Cohen等[21]开发的4题项量

表测量员工感知到的压力情况,两道反向题项。5
点计分表示频率:1表示经常,5表示从未。4题

项分别为:“在过去的30天里,有多少次你觉得自

己无法控制生活中重要的事情?”(反向题项)、“在
过去的30天里,你多久一次对自己处理个人问题

的能力感到自信?”、“在过去的30天里,你多久一

次感觉到事情正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和“在过

去的30天里,你有多少次感到困难堆积得如此之

高以至于你无法克服它们?”(反向题项)。更高的

分数反映更大的压力。Cronbach’sα信度系数是

0.774。
睡眠质量:采用Buysse等[22]开发的最为广

泛使用的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来测量一般睡眠特

征和睡眠持续时间,本研究使用构造变量卧床时

数来表示睡眠质量。
控制变量:以往研究表明工作紧张、低工作价

值感知可以预测企业员工的身体健康[2324]与睡

眠质量[25],本研究以被试的工作紧张、低工作价

值为控制变量。工作紧张采用 Karasek等[26]开

发的6题项量表。低工作价值感知用两个问题来

评估。第一个题项“你处理不必要的事情”来自

Rizzo等[27]的角色冲突量表,第二个题项“你花时

间在非生产性的会议上”由实验协调员补充。

3.数据分析

本研究采用SPSS22.0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

分析、相关性分析,通过AMOS17.0验证性因子

分析进行区分效度检验,并采用 Hayes[28]开发的

SPSS宏Process检验中介假设以及特定中介效

应的 强 弱。在 检 验 中 介 效 应 时,本 研 究 使 用

Process来产生回归系数,并通过5000次样本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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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产 生 95% 的 置 信 区 间 内 Bias-corrected 的

LowerBounds与UpperBounds进行检验。

四、研究结果

1.描述统计分析结果

各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及其相关系数如表

1所示。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压力知觉显著负

相关(r=-0.220,p<0.01),同时,压力知觉与

睡眠质量显著负相关 (r=-0.082,p<0.05),
工作家 庭 增 益 与 压 力 知 觉 显 著 正 相 关 (r=
0.095,p<0.05),低工作价值与睡眠质量显著负

相关(r=-0.089,p<0.05)。以上结果为检验

研究假设提供了初步的支持。

表1 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

M±SD 1 2 3 4 5

1.工作紧张 3.90±0.81
2.低工作价值 3.05±0.96 -0.223**

3.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 3.80±1.17 0.091* -0.137**

4.工作家庭增益 4.11±0.56 0.025 -0.012 0.001
5.压力知觉 2.05±0.64 0-.239** 0.189** -0.220** 0.095*

6.睡眠质量 7.45±0.96 0.016 -0.089* -0.054 0.037 -0.082*

注:M表示平均数,SD表示标准差,*、**分别表示变量在0.05、0.01水平上显著

 2.区分效度检验

为检验各变量间的区分效度,本研究采用验

证性因子分析进行模型的拟合比较。除了基准模

型(M0)之外,本研究还假设了四个备选模型

(M1~M4),结果如表2所示,理论假设的四因

子模型拟合最优(x2=126.657,df=60,RMSEA
=0.038,CFI=0.984,GFI=0.976),表明变量

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表2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模     型 χ2 df Δχ2(Δdf) GFI CFI RMSEA

M0:FSSB,WFPS,STRS,BEDHRS 126.657 60 2.111 0.976 0.984 0.038
M1:FSSB+WFPS,STRS,BEDHRS 2217.792 63 35.203 0.684 0.473 0.209
M2:FSSB+STRS,WFPS,BEDHRS 829.011 63 13.159 0.828 0.812 0.124
M3:FSSB+WFPS+STRS,BEDHRS 2917.072 65 44.878 0.608 0.302 0.236
M4:FSSB+WFPS+STRS+BEDHRS 4148.644 66 62.858 0.509 0.001 0.281

注:FSSB=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WFPS=工作家庭增益,STRS=压力知觉,BEDHRS=睡眠质量

  3.假设结果

假设H1提出了工作家庭增益对睡眠质量的

影响通过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起作用。由表3可

知,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工作家庭增益间关系

不显著(b=-0.001,SE=0.020,p=0.968),工
作家庭增益与睡眠质量无关。假设 H2提出了压

力知觉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睡眠质量间起中

介作用。如表3所示,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压

力知觉显著负相关(b=-0.102,SE=0.02,p<
0.01),压力知觉又与更好的睡眠质量显著负相关

(b=-0.139,SE=0.060,p<0.05)。

表3 工作家庭增益、压力知觉的中介效应

中介变量(M)
分  解  效  果

a b c c′
中  介  效  应

Bootab(SE) Lower Upper F R2

工作家庭增益

压力知觉  

特定中介效应

-0.001  0.078 -0.055* -0.070** -0.0001
(0.020) (0.070) (0.030) (0.030) (0.002)

-0.102*** -0.139** -0.055* -0.070** 0.0142
(0.020) (0.060) (0.030) (0.030) (0.009)

-0.014
(0.009)

-0.005  0.0052.539* 0.013

0.001 0.035

-0.036 -0.001

注:a=预测因子X 对中介变量M 的第一阶段效应,b=控制X 情况下,M 对Y 的第二阶段效应,c=X 对Y 的总效应,c′=X 对Y
的直接影响;报告为非标准化回归系数,括号中为标准误差,Bootab=bootstrapped间接效应,下限和上限值经过偏差校正并加

速95%置信区间,F和R2 值适用于完整模型;*、**、***分别表示变量在0.1、0.05、0.01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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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tstrapping的研究结果进一步证明,家庭

支持型主管行为通过压力知觉间接影响睡眠质量

(ab=0.014,CI95%[0.001,0.035]),但不通过

工作家庭增益影响睡眠质量(CI包括零)。本文

的研究结果表明工作家庭增益并不在家庭支持型

主管行为与睡眠质量间起中介作用,假设 H1未

得到验证。而压力知觉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

睡眠质量间起中介作用,为假设H2提供了支持。
假设H3提出压力知觉比工作家庭增益的中

介作用更强。为检验特定中介效果,本研究利用

Process程序进行检测。由表3可知,工作家庭增

益效果显著弱于压力知觉(difference=-0.014,

CI95%[-0.036,-0.001]),假 设 H3得 到

验证。

五、结论与讨论

1.研究结论

本文聚焦于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员工睡眠

质量的影响,基于资源保存理论,从组织层面和家

庭层面系统地考察了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员工

睡眠质量的关系,并建构了一个双中介对比模型

从正反两个视角深入分析了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

对员工睡眠质量的作用机制。
首先,本研究与以往类似研究结果相一致,支

持了压力知觉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员工睡眠

质量关系中起到的中介作用。例如,有关研究指

出社会支持对压力的感知起到了负向的影响作

用,并且个体知觉到的压力会对睡眠质量造成很

大的影响[29]。同时也有研究者从负向的领导视

角证实了工作家庭冲突会增强个体对压力的感

知,这种消极的心理状态会降低个体的睡眠质

量[30]。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扩大了影响员

工睡眠质量的前因变量的探究,在积极的领导层

面上进一步引入了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这一变

量,并验证了其通过员工的压力知觉进而对睡眠

质量的影响。
其次,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通过实现工作家

庭增益提高员工睡眠质量的研究结果不显著,原
因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员工

睡眠质量的影响更多地表现为员工对组织的依附

程度,知觉到的安全感以及对自身能力的认知。
如果员工不能更好地融入到组织中,那即使主管

表现出再多的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也不能增加

员工获取资源并积极学习的主动性,就很难实现

工作家庭增益进而改善睡眠质量。
最后,研究发现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透过压

力知觉对员工睡眠质量的影响强于工作家庭增

益,这一结果符合资源保存理论资源丧失螺旋速

度大于增值螺旋速度的视角。这也正说明了不同

层面的资源之间是相互影响的,个体对于组织和

工作环境的感知更为直接地影响自身的行为和

状态。

2.理论意义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本研究基于资源保存理论,分别从资源获取

和资源损耗的角度证实了工作家庭增益和压力知

觉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睡眠质量间的传递作

用,是对以往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会提高工作满

意度、工作绩效和降低离职倾向等相似研究的呼

应,也是在积极领导层面上对个体健康状态研究

的一个拓展。
其次,本研究将心理学与管理学相结合,从压

力知觉的心理层面探讨睡眠质量的驱动因素。本

研究发现,主管支持员工家庭的行为给员工提供

了源源不断的心理能量,有效地降低了压力感知,
继而提高了睡眠质量,保证员工的身体健康。压

力知觉可以更好地预测个体睡眠质量,也是常用

的反映雇员与组织情感关系的心理变量,但是在

对员工的睡眠质量以及健康的相关研究中关注较

少,本文的研究发现为这一领域提供了新的研究

视角。
最后,本研究将工作家庭增益和压力知觉联

系起来形成对比,揭示了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

员工睡眠质量影响的内在机理。通过这一过程的

探究,我们发现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个体睡眠

质量的积极影响不仅可以通过平衡工作家庭关系

的方式来传递,也可以通过关注个体心理感知的

变化来分析两者的关系机制。这一发现让本文更

好地理解了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睡眠质量的影

响,而且丰富和深化了对于“资源保存理论增值螺

旋效应和丧失螺旋效应”两观点的应用。

3.实践意义

本研究的实践意义有如下三点:首先,睡眠活

动作为个体每日必须进行的活动之一,不仅影响

到个体的精神状态和健康水平,也影响到了工作

和家庭生活。高质量的睡眠才能使个体拥有更充

沛的精力去处理工作和生活问题。而长时间的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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眠剥夺会影响到个体的认知以及情绪机能,进而

影响工作产出。这提醒管理者应该综合考虑员工

个人能力以及身体素质等情况对工作强度作出相

应的调整,在保证身体健康的情况下有更高效的

产出。员工个人也应该和主管作出及时的沟通和

反馈以保障信息对称,获得较高的工作绩效的同

时也能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和良好的身体状态。
其次,本研究发现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通过

压力知觉这一中介机制将有助于提高员工的睡眠

质量。因此,管理者可以通过帮助员工营造良好

的工作氛围促使员工长期保持积极的状态和活

力,降低对压力的感知,以此来提高睡眠质量。此

外,定期对员工做心理健康方面的指导,及时了解

个体心理层面上的变化是十分必要的,这将帮助

企业更加了解个体压力所在,并及时地作出相应

的应对措施,从而减少个体知觉到的压力对睡眠

质量的影响。
最后,以往的研究已经证实了家庭支持型主

管行为正向地影响了个体的睡眠质量。然而,由
于个体需求的差异性,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所

有员工给予的帮助并不都会带来明显的效果。家

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应与个体所需相匹配,才能使

支持精准到位,同时也为管理者的行为提供一个

明确的目标,并取得更好的效果。

4.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虽然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仍存在

如下局限性。
第一,本研究数据收集于三个时间点,且收集

对象包括员工及主管,同源方法误差在很大程度

上得到了控制,但并不能排除误差风险的存在,未
来的研究可以采用多来源与配对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数据收集。第二,尽管本研究发现了家庭支持

型主管行为可透过员工知觉到的压力来影响睡眠

质量,但是并未对本文的双中介对比机制模型进

行边界条件的探索,例如前摄型人格,具有高前摄

性人格特质的个体对待问题倾向于表现出积极的

态度,与低前摄性人格特质的个体相比更容易从

积极的角度去感受上司的支持,所以家庭支持型

主管行为透过工作家庭增益和压力知觉进而对员

工睡眠质量的影响会增强。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

从个体人格特质的角度对“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

影响员工睡眠质量的边界条件”进行深入分析。
第三,除了工作价值大小和工作紧张程度之外,个
体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等个体特征也会对睡眠

造成影响。未来的研究考虑将这些因素引入到模

型的建构中,以期更好地解释家庭支持型主管行

为与睡眠质量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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